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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风 ! 社区版

租房也要讲求气场契合

复旦大学的校际交换生项目，一般情况
下校方都只提供学费，住宿及生活费需自理。
!"#$的宿舍高达 %&&澳币一周（折合人民
币 '(&&元左右），尽管宿舍楼下的自助餐厅
包早午晚饭，但仍远远不及在校外租房、自己
做饭的成本低。

听说我要在外租房，爸妈起先异常反对。
他们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国外人生地不熟，万
一房东是骗子怎么办、万一室友不是良善之
人怎么办、万一住在了治安不好的地方怎么
办……这一切当然都是可能的，然而世上有
什么事情是毫无风险的呢。出国交流大概就
是这样一种奇妙的体验：你亲手把很多从未
尝试的看起来不怎么可能的东西变成现实，
并且事后发现它们都被自己完成得还不错。
那些每天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新挑战的日
子，永远比一睁眼就看到与成千上万个昨天
无异的太阳的日子，要带感得多。
在 !)#$附近租一套性价比高的房子并

找到合拍的室友———对我而言就曾是个巨大
的挑战。比我高一届到 !)#$当交换生的国
政系学姐，给我传授过她找房子的经验：到一
个叫滴答网的留学服务论坛上发帖，那里聚
集了大量澳洲中国留学生，找室友、求租或寻
租都很方便。她出国前三个月就在上面发布
了找室友的帖子，一有回应便深聊，聊得不错

的就约在上海“面基”，前后进行了近十次的
“网友见面”才最终选定感觉合适的室友。如
此大费周章，我曾深感不可思议，但她振振有
词*与大学四年的室友不同，与澳洲室友只有
短短半年缘分，压根没有磨合的时间，自然是
气场越合越好。我本就是个相信“气场”一说
的人，更何况室友的选择联系到作息等实际
问题，便也被她说服，越发觉得租房子一事难
于上青天。

工科新朋友超强行动力

去年八月底我收到了第一封来自 !)#$

的邮件后，便开始留意滴答网的租房信息，然
而这未雨绸缪得似乎太早了点，鲜有帖子会
提及来年二月的房源。加上期间又忙着办签
证、办休学、订机票等，找房子的事被我一再
搁置。十二月份时学姐在微信上问我房子找
好没，我才蓦然一惊。“去年这个时候我室友
都找好啦，你不能再拖了。”我嗫嚅着，“可能
……我能跟一起去的复旦小伙伴住一起？”

事实却是，尽管同处复旦、也即将同去
!)#$，我却从未与他们谋面。除了知道名字
加个微信、偶尔从朋友圈微弱感应彼此的喜
怒哀乐，我们之间与陌生人无差。在十一个人
的微信大群里，我们只零星讨论过如何办签
证之类很事务性的东西。如今他们仍是不急
不忙的样子，我一边后悔自己向学姐夸下的
海口，一边弱弱在群里提了句*有谁打算一起

在校外租房吗？
没料到他们空前迅速的反应力。#+,-./

当即新建了个微信群，有意向租房的小伙伴
纷纷自行扫码加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组
成的“室友联盟”，我瞅了眼人数，有点尴
尬———0人。

(女 1男。
我顿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会是那个刚好

余出来的单数。要知道，22个人里除了我，清
一色的工科生。他们早就在大一入学的技科
试验班大集体里互相认识，只我一个学新闻
的文科小妞，在还怀着“天呐又要新交十个新
朋友”的重度社交懒癌心态去一个个加他们
的微信时，发现他们早已经在彼此的朋友圈
下互动得极欢乐。再怎么内心强大，也还是怕
自己落单的吧？

只是要达到预想谈何容易。如学姐一般
租个公寓的双人间自是最实惠且多选择的，
实在不行单人间也很常见，惟独这种多人整
租的房源最稀少。终于在我考完试坐火车回
家的一个晚上，群里的对话从“天呐大房子真
的太难找”发展到“不如我们还是各自分组租
房子吧”，再到“那就两两分吧”。最坏的结果
确如我所料，两个男生毫无疑问抱团，剩下四
个女生也都那么巧地两两交好。还剩我一个，
在空间逼仄的卧铺车厢里身心俱疲。愤懑自
然是有的，对其余几人的怨念也分外强烈，但
更多的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无奈。我想要有朋
友陪伴左右的澳洲之行，我想要不花冤枉钱
的一次交流，而我也想要所谓的尊严。为了保
有最后者，我是不是就应该一怒而退群呢？

在那列飞驰的列车上，我庆幸自己无聊
到有大把时间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权衡利弊
的结果当然是只要稍微地示弱与低头———我
在七人群里发“求不抛弃”，再附个可怜兮兮
的表情。漫长的两分钟后 3-454回我：你可以
与我跟 67-8.一道，我们找个三人间？最感动
的莫过于 67-8.紧随其后的承诺：放心我们不
会丢下你哒。

跳出圈子看到别样风景
两个月后我在一辆拥挤的公交上再提起

这件事。3-454与 67-8.惊异于我的感动，同时
也惊异于我在感动之前“丰富的内心活动”。
“我们没想到会让你有这种被抛弃感……不
过你在群里说了以后我意识到，好像是可能
会让你不开心。”9+,-./耸肩*“我们工科女生
好像总是神经大条，想不到那么多。”此时我
们四个女生已经当了一个月的室友。

相处中的点滴确实印证了她们自称的
“神经大条”。有次我刚充值了四十刀的公交
卡出了故障，找充值处的人员申诉无果后我

满肚子火，闷在房间里几乎要哭出来。室友
们下课，在楼下厨房与餐厅热热闹闹地做
饭，竟无一人留意到我情绪的异常。我本就
敏感得几近矫情的心越发皱巴，觉得大家都
不关心我，自己偏偏又无能学不好英语、以
致与外国人申诉时一点底气都没有，活该受
人斯负……最后，离愁别绪一齐涌上心头，我
饿着肚子躺在床上流眼泪。
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 9+,-./见我睡得太

早，才最终察觉我不对劲。没想到这之后事情
解决得极顺利，五个室友轮番上阵给公交卡
客服打电话，对方听不懂他们你一言我一
语又杂乱的半拉子英语，无奈还找来个中
文翻译，在电话那头一句句地给我们解释
完全听得懂的简单句。两个男生一边觉得
打客服还用人工翻译很丢脸，一边又暗喜
这种 :;<般的高级服务；四个女生则围拢起
来数落我*这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值得掉泪？
不开心你就跟我们明说咯，还要等我们自己
发现？我们很忙的！……我还能说什么？满腹
的委屈自然又轻松被攻克，为这暖得非比寻
常的室友爱感动不已。
学力学的 =>,总有五百种技巧在蔬果过

秤前测出它们的重量，精确程度每每能让我
惊掉下巴；浴室灯坏了，光学小天使 9+,-./和
:-5?8直接徒手修灯泡；家里的网不定时抽
风，学通信工程的 3-454与 67-8.几番拨弄就
轻松治好。而读计算机的房东貌似是终极大
@>AA，半小时修好了 3-454被华人电脑维修店
索价 2B&刀的旧手提。其实我不太喜欢为一
个群体贴上刻板印象的标签，因此也无意于
为所谓“文科生”与“工科生”划分出泾渭分明
的界限。我只是忠实于自己的切身感受，从这
一群工科生身上看到了他们对于生活纯粹简
单的热爱，把对细枝末节的苛求留到了学术
上，而把现实的眼光望向更辽阔的宇宙世界。
相比起伤春悲秋，他们好像更愿意体验春秋
轮替的神奇秩序感。像 67-8.，她是我遇到的第
一个宣称自己要成为女博士的人，同时也是
个每天化妆化一个小时的爱打扮的小姑娘。
她要“当一个高颜值的女科学家”———据说当
年她读小学，有一大群小屁孩儿都不知天高
地厚地说过这个堪称典型的人生理想，然而
目前只有她走得最远。

我只想说，群居生活意外地让我开心，在
于我跳出了一个圈子、看到了圈子外的美好
风景。

所以就算你没能好好地提升英语口语、
没想着要把出国交流当作简历的镀金，那些
所谓的“开阔眼界”的说法，还是真实地会在
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这就是我，从不会为错
过这一年的春天而后悔的缘故。

我错过了"#$%年的春天!下"

陈曦 !复旦大学 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大学"

一年前，我决定要申请校际交流项目时，择校的标准只有一个：越远越
好。于是，我和大学同学 Elisa一起选择来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
（UniversityofNewSouthWales，以下简称UNSW）

我学的是新闻。Elisa跟我不一样。她读通信工程，工科生出国以后全都
扬眉吐气———因为，复旦学的东西比这儿学的难多了。所以当我一直奋战在
每周上百页的readingmaterials时，跟我住一个房子的工科生全在聚众
玩掼蛋。千呼万唤我终于赶在DDL前完成了作业加入了牌局，又往往会因
为地域的差异就出牌的规则争个面红耳赤，喧嚣得能把房顶掀翻。

今天，不得不说说我们热闹非凡的“合租生活”———四个女生+两个男
生的house“同居生活”，以及“文科生”和“工科生”之间有趣的性格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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